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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
（之二十八）

许向东

翌日晚上天黑事分，谢文新来到杨
绍栋住处，还没等杨绍栋开口就说：“杨
先生，咱们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我没
有那么得闲，以后你可不要再找我了。”

“好的。一言为定。你放心，日后我
不再麻烦你。今天我也不打算跟你谈什
么事，只是等一下和你去看一件东西。
你坐等一下。”

过了两支香时分，朱有才来报告：
“都到了。”

二更时分的公馆圩尾，一片漆黑，几
乎伸手不见五指。家家大门紧闭。街上
时而有狗在“汪汪”乱叫。“叮叮，叮叮”，
不远处传来一阵以按摩为营生的盲人走
路的有节奏的手铃声。杨绍栋便和谢文
新跟着出去，走到圩尾那所房子门前。

“你敲门看看。”杨绍栋不动声色地说。
“这所房子没人住，黑洞洞的，有什

么好看？”谢文新疑惑。说着便连续敲了
几下。里面毫无反应。“你们带我来看这
所房子，这真是莫名其妙。主人去北海
那边做生意，不在家。我知道的。”谢文
新说着就要走。“你再敲一敲。”杨绍栋
道。谢文新说：“敲就敲！”说着又使劲敲
了几下。

突然，听到里面有拉门拴的声音。
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熟悉的身影，依着
朱有才举着的火把晃动火光，谢文新依
稀看清了这个人的脸，感到震惊：“张区
长，你怎么在这里？”张耀垣显然不知所
措：“你，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稍微镇
定一下又道：“这是我租的房子，有时过
来住住。”说着就要走。“慢着，先不要
走！一块进去看看。”杨绍栋以不容置疑
的口气说。“你们要看就看。一所空房
子，有什么好看的。”张耀垣不耐烦地朝
里面摆摆手。此时他已经完全镇静下来
了。他就随着杨绍栋谢文新往里走。

就在此时，一个女人在里面大声地
叫里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堵住不让
我回家！”

顿时，张耀垣和谢文新两人都惊呆
了。原来，完事后，莫小珍刚要开铺尾
小门往外走，却被朱有才小组的两个人
堵住了往里推。而张耀垣以为莫小珍
已经走了，所以十分镇定。开门把杨绍
栋、谢文新引进来。却想不到她被堵在
里头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
么？”张耀垣一下子懵了。他压根想不
到事情会这样。谢文新则是好半会都
没醒过神来，他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妻子
会在这里。他怒气冲冲地冲上去打了
老婆两巴掌，然后抓住她的头发要往墙
上撞。被杨绍栋拦住了。此时莫小珍
一边哭一边指着张耀垣：“我不情愿跟
他的。他这个死鬼，硬逼着我和他来
往，不然就要把我老公的饭碗打掉。他
根本不是人，趁我老公不在家霸占我！”
张耀垣一时说不出话来。“事情大家都
看清楚了。你张耀垣做了坏事，你说怎
么办？”杨绍栋道。“我补偿，我补偿谢文
新就是了。”张耀垣前所未有的顺从。

“我们大家都是见证人。你既然同意补
偿，看看谢文新意见如何处理，有什么
话。”杨绍栋说。谢文新十分痛苦的抱
着头蹲在地上呜咽呜咽地哭，一时无
语。这个事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他
根本想不到张耀垣会这么做。不知如
何应对。

杨绍栋见时分已晚，便让众人散去，
各自回家。走时把谢文新拉到一边，一
再宽慰他，说此事祸根是张耀垣，是他威
逼你妻子。你不要过分责怪她。看谢文
新大致冷静了下来。便边送他回家。莫
小珍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走。

第二天上午，杨绍栋正在和参加查
账组的五位代表开会。谢文新抱着一袋
账本来找：“杨主任，这个家伙实在太
坏！想不到他会这样待我，我决不能放
过他。”杨绍栋道：“他做尽坏事，应当受
到惩处的。”于是，杨绍栋当即让五人把
账本的内容抄录下来。然后把谢文新叫
到房内，如此这般的交带一番，便让他带
账本回去。

第十二章
过街老鼠无处逃遁
茂南民众大获全胜

两天后，朱也赤从县城到区农会，杨
绍栋、刘竹虎汇报了工作进展，朱也赤听
后笑呵呵说道：“你们工作做得十分好，
现在万事均已具备，大戏可以开场了！”

朱也赤领着杨、刘等人到区署会张
耀垣。张耀垣连忙请坐：“多日未见朱主
委，怪挂念的。伤口都好了吧？”张耀垣
说着上前要看朱也赤的伤口。朱也赤边
用手挡住边说：“我的伤口已无大碍，有
劳区长挂心。”“我让人买了两条上好的
目鱼，等你过来给你煲汤补身子的，对伤
口愈合很有用”......

“这个就免了。我们今天有事要找
你的。”朱也赤正色道。

（未完待续）

又是一年一度荔红时，很自然想起
了我与荔枝的那些往事。

童年时，我们村没有一棵荔枝树，但我
外婆家倒有一棵。听外婆说，她家的那棵
荔枝树，已有大大好几十年的历史了。枝
丫密密匝匝，叶子繁繁茂茂，如同巨伞一
般。到了5月，荔枝熟了，红彤彤一片，染红
了树冠，压弯了枝头，举手可摘，甚是可爱！

外公外婆，为人诚实厚道，乐善好
施。尽管家里不宽裕，但荔枝熟了，却不
急于出售，倒是先摘下一批分送给左邻
右舍、亲朋好友。因了这，外公家的荔枝
熟了，村人不摘一颗，左邻右舍还自觉成
了外公家荔枝的护卫者、监督者。

荔枝熟了，外婆少不了给我们家送来二
三回，每回都是一“篮勾”。(“篮勾”，一种有
盖的竹器编织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
粤西一带，甚为流行。现在，几乎绝迹了。)

外婆家离我们家 25 里山路，全靠步
行，每次来到时已是晌午时分了。那时，
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更不用说其它机
动车了。还清楚记得外婆那时的模样：
五十多岁，脸上有了少许皱纹，脑后有个
髻，唐装衣衫，斜襟布纽，提着“篮勾”。
我和两个弟弟见了喜出望外，从堂屋里
飞奔出来，一个劲扑向外婆，搂着外婆的
两条腿使劲地抱，然后要过外婆手中的

“篮勾”，簇拥着外婆往屋里走。外婆收

起伞，一脸笑容，亲昵地抚摸着我和弟弟
的小头。妈妈也笑盈盈地迎出来了。

进了屋，来不及坐下，我就急不可耐
地打开“篮勾”。哟，满满的一“篮勾”荔
枝！红红的，太可爱了，太诱人了。

我从“篮勾”里拿出一把荔枝，先送
给外婆、妈妈尝。两个弟弟嘴馋，等不及
我分发到手，便急着也从“篮勾”里抓起
一把，剥开一个，塞进口里一个，接二连
三，马不停蹄。我也剥开一颗，只见果肉
鲜嫩、晶莹剔透，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那
汁液甜津津直往喉咙里流。瞬间，沁人
心脾，齿颊留香，吃了一颗，还想吃第二
颗、第三颗……

坐在一旁的外婆，慢悠悠地摇着蒲
扇，瞧着我们这个吃相，忍不住笑了。“慢
点吃，过几天再给你们送些来……”，轻
言细语里，饱含着外婆对我们浓浓的情，
深深的爱！

突然，我想起了玩伴，悄悄摘了一
把，塞进口袋，对妈妈说，我出去玩玩就
回。急急找到要好的土权、康德，带着他
俩到我们常玩的地方——祠堂门口的大
榕树下，我像掏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从
口袋里掏出荔枝分给他俩。他俩乐得眉
飞色舞，一边吃一边笑，那快乐之情，幸
福之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不无自豪地说：“这是我外婆带来

的荔枝，是我外婆家的荔枝树长的！”他
俩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赞着外婆，咂
着舌头，连称好吃。

我惦记着家里的荔枝，很快回到家
中，带着土权、康德俩。外婆见来了小客
人，忙拿出荔枝招待，后又给他俩每人一
把，叫带回家去给爸妈弟妹也尝尝。他
俩欢天喜地，拿着荔枝飞回去了。

次日，我们的话题自然是吃荔枝。
说实在话，那时物质匮乏，尤其是我们乡
下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哪有余钱买荔
枝水果？尝到外婆的荔枝，自然也就觉
得特别可口美味，特别开心快乐，特别难
以忘怀。

时间匆匆，岁月悠悠，几十年一晃过去
了。童年时家乡没有一棵荔枝树，现在家
乡的三座山，全种了荔枝树。昔日的玩伴
土权、康德，已成了村中的种荔大户，各自
拥有好几十亩的荔枝树，管理经营有方，每
年销售荔枝的收入极为可观！日子红火
了，盖了小洋楼，买了小轿车，还和村中几
位成功人士一起，捐资修了环村公路，装上
了太阳能路灯，建起了村文化广场、村健身
广场、灯光球场，绿化美化了村庄。

当然，每年荔枝成熟时，还不忘童年
的玩伴，特地打来电话，邀我回乡品荔
枝、赞荔枝、写家乡，自然也提到当年外
婆送荔枝、我们吃荔枝的那些往事。

外婆的荔枝
陈冲

日前，蝉鸣荔熟时，意外接到工友老
何的电话，诚邀我们全家到根子镇柏桥村
他家摘荔枝。感激之余，思绪万千，辗转
反侧，难以入眠。情不自禁回想起四十多
年前一件关于荔枝的往事。

1978 年初夏，也是蝉鸣荔红时，与我
一起在茂名油公司露天矿机电厂当合同
工的工友小何诚邀我们到他老家摘荔
枝。在当时，荔枝是稀罕之物，能吃到它，
比吃山珍海味还要诱人，令我好生期待。
周六，工友小何带着我、吴师傅、刘师傅在
吃完中午饭后，便骑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
前往他家。太阳西斜时，我们便到了小何
农村的家。小何妈妈不知我们突然到来，
显得既高兴又有点局促不安。原来，小何
跟我们说，当天是生产队约定摘荔枝来分
的，所以邀请我们前来品尝，想不到他妈
妈把分到的荔枝大部分卖掉了，只剩下几
斤次品荔枝。小何很是尴尬，觉得大家远
道而来，没荔枝给我们吃，很丢面子，所以
临时决定待傍晚再去“地主园”（原是地主
的荔枝园，后来被没收归生产队所有）偷

偷摘一些靓荔给我们吃。好不容易等到
夕阳西下，天将变黑，我们工友一行四人
便拿着棍子、竹箕等悄悄地向“地主园”出
发。“地主园”的荔枝树都是挺高大的老
树，只见相对低矮的，或者用梯子能摘到
的荔枝都被社员们摘光了，剩下的都是又
大又红的，高高挂在树梢上的荔枝了。摘
荔开始，只见小何像猴子一样快速爬上树
的高处，用手摘那些“漏网之鱼”。他把摘
到的荔枝往下抛，我们三位工友便脱下上
衣在下面接。当我们摘得正高兴时，一句
雷鸣般的吼叫“谁在偷荔枝？”，吓得我们
目瞪口呆，只听见荔枝树上哗啦几声响，
小何惊得一脚踩断一根树干，重重地摔在
了地上。结果是小何跌伤，右手骨折，很
久都未能站立起来。摘到的所有荔枝被
大吼的“看山佬”没收充公，还被他教训了
一顿。我们像丧家犬一样背上小何回到
他家里。

小何妈妈了解实情后十分伤心无奈，
忙叫我们用自行车搭小何到根子卫生院
检查。我们三位陪小何做检查，驳骨、上

药，一直忙到深夜才结束。因来回不便，
同时又要照看小何，我们便在根子卫生院
的长椅上过了一晚。这种事发生在当时
那个年代，偷生产队荔枝是思想有问题
啊。其结果是，小何遭到生产队扣工分50
分（当时合同工每月要交 20 多元回队里
领工分的），还因偷荔枝跌伤手不能上班
被机电厂记过处分并扣一个月工资。最
可惜的是小何还留下了后遗症，因当时医
疗条件有限而未接正断骨，虽治好了，但
手还是有点弯曲，后来小何被工友们戏称

“弯手仔”。事后，小何曾对我们三位发
誓：“我一定要种出自己的荔枝并种最好
的荔枝，到时请你们再来任摘任吃。”

转眼间 40 多年过去了，今年 1 月 24
日，我随茂名市诗词楹联学会的会员前往
根子镇柏桥村委为乡亲们义务写春联，结
果巧遇了带着孙子前来叫我写春联的小
何（如今改称老何了）。老友相逢，回忆往
事，各自唏嘘。他简要地说了回乡后四十
多年的奋斗历程，从自种荔枝出卖脱贫，
到承包荔枝园（地主园）致富，再到矮化、

科学嫁接荔枝扬名，成立公司推销荔枝产
品当老板，现在是儿子儿媳妇继承父业，
开设抖音、电商平台，把根子荔枝卖向全
世界。老何本人也因为是种荔枝模范受
到政府表彰，去年习总书记视察柏桥村
时，他是特邀嘉宾，近距离目睹了习总书
记的风采，聆听了总书记的教导等等。他
将这些“威水史”讲得眉色飞舞，令我十分
钦佩敬仰。

当日，老何叫我书写的两副春联是：
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政府全靠党。迎
春接福生意旺，发财致富靠荔枝。对联
虽不合平仄格律，但道出了荔农人的朴
素感情和心声啊！他说，两副对联，一联
贴在公司的大门口，一联贴在自家别墅
的大门口。

如今，老何儿孙满堂，子承父业，固守
几百亩优质荔枝园，还开公司做大生意，
建有乡间大别墅，令我好生羡慕啊。我作
为他的老友，真心为他祝福，为柏桥村乡
亲们祝福，想到此，即使老何不请我，不吃
荔枝心也甜啊！

刻骨铭心的荔枝往事
王如晓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读初中时，
有一天，一位同学带来几粒外壳有点像青蛙
皮的圆圆红红的小水果到学校，说很好吃，
是他家一位远在茂名高州的亲戚探他们时
送的。他给了一粒我，让我尝尝。当年土生
土长在粤北的我，从未走出过县城之外的地
方，根本不知道茂名高州在哪，也从未见过
这样的水果，只吃过家乡产的桃子、李子、沙
梨等少数几种肉质坚硬且略带酸涩的水
果。当我剥开外壳时，只见里面的果肉像珍
珠般晶莹剔透，轻轻咬上一口，酥软爽滑的
果肉里立刻流出一股清甜可口的果汁，溢满
口腔，有如琼浆玉液般甘冽，我的味蕾瞬间

被引爆，满嘴香甜爽滑，沁心润肺。我问同
学这种琼浆玉液般的水果叫什么，他回答说
是荔枝。第一次听到和吃到荔枝的我，感觉
自己品尝到了仙果，吃完之后，口齿香甜，回
味无穷，感叹人世间竟然有如此甘甜美味的
佳果，以为那个遥远的叫茂名高州的荔枝产
地一定是人间仙境吧。

八十年代中期，我被调到茂名石油化
工公司研究院第二研究室工作，当时的工作
地点是在油厂东北角里一块突出的狭长高
地、具有“花果山”之称的北山。实验室周围
满山都是果树，有芒果、树菠萝、龙眼，且还
有两株荔枝，到了五六月水果成熟时，我们

每位职工都能分得一大麻袋芒果、树菠萝
等。当年，荔枝还是稀有品种，如今我们却
能亲自采摘，且能在全室职工开会时一起品
尝，那种刚刚摘下的荔枝比自己读初中时吃
到的那粒荔枝更为鲜甜美味可口。

九十年代初，我被调到公司机关从事
宣传工作，有次采写一位车间工程师，登
报后他被评为公司劳动模范，于是他送来
一大袋荔枝给我表示感谢。我当时吃了
很多，可到了晚上觉得咽喉肿痛，第二天
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哑了，且发起了高烧，
我在医院打了两天吊针才慢慢康复。医
生说我是发“荔枝痧”，提醒以后吃荔枝前

用盐水浸泡后吃就没事。
后来，荔枝在茂名各地大面积种植，荔

枝变成了亲民水果，每年荔枝成熟季节，我
也实现了荔枝自由，可以买到吃到不同品
种的鲜美荔枝，尤其是自己爱吃的白糖罂、
妃子笑和桂味，妥妥地满足自己对这种琼
浆玉液般佳果的味蕾之需和心头之念。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如今，退休后生活在茂名的我，经常
与骑友一起骑行荔枝园，或赏花品蜜，或
在古荔树下乘凉吹荔风，或与荔农闲聊话
荔事，或购买品尝荔农刚采摘下来的琼浆
玉液般的鲜美甜荔，如此人生，幸哉足矣。

琼浆玉液之缘
陈汝雄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童年时期
吃荔枝是一种奢望。

荔红时节，偶有乡里人挑荔枝到圩街
卖，我盯着那些形如心脏、鸡蛋或乒乓球
的红彤彤的荔枝，尽管垂涎欲滴，也只好
硬生生把口水咽进肚子里。

初尝荔枝，是姑妈出嫁之后。姑父
家里有一棵荔枝树，婆娑如盖，收获季
节，姑妈除了摘取一部分去换油盐酱醋
外，大部分送给亲邻分享，我和妹妹为解
馋，每到荔熟时节，便以探望姑妈为借口
奔到她家里美美地享受“近水楼台”的口
福。与姑妈相邻的人家也有两三棵荔枝
树，为提防村里捣蛋、嘴馋的孩童糟蹋，
远未到收获时节，树干就被其主人用杉
树枝或带刺的植物团团裹住并喷上农
药，让小屁孩们望荔枝兴叹。姑妈家的
荔枝树不设防，从挂果泛红开始，树下便
有孩童或持竿扑打，或掷石子碰击，为防
止意外事故发生，姑妈总会信手摘下几

颗递给孩子们，和蔼地说：“阿妹尝尝，看
看荔枝绿色时是不是很酸，肉也薄？让
它们在树上再长些日子，看到它们哪天
红透了再摘，我多分给阿妹两串，好吗？”
就这样，姑妈的荔枝树在村里不用看守
却被糟蹋得最少，它是用善良、大方、守信
浇灌起来的。

“甘露凝成一颗冰，露浓冰厚更芳
馨 ”，用范成大这诗句来形容姨父家的荔

枝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传统的荔枝，一般
都是核大肉薄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家住
茂名信宜的姨父从高州亲戚处引进了荔
枝优良品种糯米糍在村里率先栽种起来，
这糯米糍果大、皮薄、核小、肉厚、汁多、味
甜，收获的第一年，姨父一挑到集市，很快
就会被抢购一空，当村里人羡慕着上门取
经、寻求果苗时，姨父一脸自豪的说：“行
行行，咱乡里乡亲的，有钱，一起赚！”后

来，村里有人又引进了肉爽脆而清甜的桂
味，本着共同奔康致富的理念，姑父和大
伙一起不断探讨，科学管理，年年夺得荔
枝大丰收，我们这些城里的亲友想把荔枝
当饭吃个够，已不再是奢望了。

可高速公路未通时，丰收的荔枝也曾
让果农犯愁过，那阵子，姨父多次催促我
有空带几个同事来摘荔枝，说卖三五毛钱
一斤，请人摘都不够付工钱，烂在地上又
怪可惜的。面对“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
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
味尽去”的难保鲜的荔枝，姨夫和他的乡
亲们真的好无奈，他们甚至畅想：有朝一
日如果荔枝能像三华李、龙眼等水果那样
深加工，产销一条龙该有多好。

近年来，每逢探望姨父，看着漫山遍
野黑黝黝的荔枝林，我总爱打探：“今年荔
枝不会再遭遇丰收成灾的年景了吧？”，姨
父一脸自信地说：“肯定不会啦，现在包茂
高速公路经过，给我们带来了福音，果农
们个个都吃了定心丸，无后顾之忧喽。”看
着姨父脸上洋溢的幸福表情，我由衷的为
他高兴，为果农们祝福！

茂名是中国最大的荔枝产区，茂名荔
枝唐朝时期就已被列为朝廷贡品，其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必将在乡村振兴中大放
异彩，让所有的果农荔红时节尽开颜！

致富果——荔枝
谢秀凤

仲夏五月，又到荔枝飘香时，一段段
与荔枝有关的往事历历在目。

小时候，村里还没有多少人种植荔
枝，只有十几棵荔枝老树。在大家生活比
较困难的时代，望着荔枝树上挂满红红的
荔枝，心中渴望能品尝品尝。也就是这些
荔枝老树，每年挂的荔枝果，有时多些，有
时少些，在每年收获时，大小伙们都能分
到一些品尝。

记得最难忘的是，有一年荔枝老树树
枝上挂满了果实，大家预想着有一个丰收
年。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荔枝成熟前
突然遇到刮台风，村中小伙伴们在七级台
风刚过去，就走到村里那些荔枝树下，捡
拾被台风打落的基本成熟的饱满的荔枝，
用嘴吹吹干净就吃了，甜中带点酸，回味
无穷。

后来，到外地读书，毕业后回到家乡，
荔枝已经逐渐发展成为茂名地区的一种
品牌产业。记得 1998 年，我在化州市平
定镇政府工作时，曾组织镇党委办的同事
及镇农科站和水果办的同志，到全镇调研
水果种植、蚕桑种植等情况，提出了利用
山地广泛种植荔枝等水果的设想。三年
多后，当地果农承包大片山头种植良种荔
枝，乡亲们在镇农科站和水果办的指导
下，荔枝等水果大丰收并卖得好价钱，成
了种荔枝等水果致富的先行者。

荔枝趣事
黄景隆

520·我爱荔 我与茂名荔枝的往事

520前夕，本版编辑临时向老通
讯员们约稿谈谈茂名荔枝往事，没
想到，大家非常踊跃，短短两三天就
投了好些稿件，讲述了几十年前的
荔枝往事，故事真实、有趣、感人！
今天择取其中几篇见报，与大家一
起感受荔枝的魅力与往日趣事，见
证昔日茂名荔枝与今日茂名荔枝翻
天覆地的变化！

编者按


